
【摘要】《哪吒之魔童闹海》的现象级成功表明，我国本土文化的创造性

转化是推动文化艺术发展的根本动力，优秀的文化产品需要回应当代社会文

化需求，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前沿技术创新与政策的坚实支持。影片以

“哪吒”神话为基础，通过叙事语言更新与视听表达创新，实现传统精神与当

代价值的深度共振，彰显传统文化现代转化与青年文化主体性的深层关联。

影片为新时代文化产品平衡传统根脉与时代诉求提供了实践范例，其对于青

年文化主体性的培育具有深刻启示。

【关键词】《哪吒2》 传统文化 叙事创新 青年文化主体性

一、引言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深度交融的当代文化语境中，国产动画电影正经历着从“文化输入”到

“文化输出”的范式转型。《哪吒之魔童闹海》（以下简称“《哪吒2》”）以逾157亿元的全球票房以

及在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规模化上映，成为继《哪吒之魔童降世》后又一现象级文化产品。

2025年4月27日，该片荣获第二十届中国电影华表奖“特别贡献影片”。作为中国动画电影工

业的标杆性作品，《哪吒2》脱胎于传统神话，并以现代叙事重构经典。这部电影不仅在技术层

面实现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跨越，更在文化层面体现出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巨大潜

力，对青年文化主体性建构具有深刻启示。

国产动画电影的崛起与传统文化资源的深度开掘密不可分。自2015年《西游记之大圣归

来》拉开“神话新编”序幕，《白蛇：缘起》《深海》等作品相继涌现，我国形成了以传统IP为内核、

现代技术为载体的动画电影艺术创作浪潮。《哪吒2》作为《哪吒之魔童降世》的续作，延续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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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哪吒形象及故事的创造性改写，使古老神话焕发出强烈的现代性光芒。这种创作策略的

成功得益于国家“文化强国”战略下对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政策扶持，满足了青年群

体对高质量文化产品的迫切需求。在青年群体日益成为文化消费主力的当下，他们既期望

从传统文化符号中获取归属感，又期待以现代视角重新理解原有传统。而《哪吒2》恰好成为

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桥梁。

《哪吒2》的成功不仅是一部动画电影的商业奇迹，更是一场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碰撞融合

的文化创新实践。通过剖析《哪吒2》背后的文化现象，本文试图为新时代文化产品如何既坚守

文化根脉、又回应青年诉求提供理论参照，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动画电影话语体系与青年文

化主体性培育路径贡献智识。

二、《哪吒2》现象级破圈的动因分析

《哪吒2》创造了中国动画电影新的里程碑，其成功离不开多重社会因素的推动。在文化层

面，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当前文化产品需求日益增长。影片在深植民族精神根脉的同时，剥离

传统神话母题的封建伦理外壳，注入个体价值追寻、多元共生等现代意识，回应全球化时代的文

化寻根与现实关切。在技术层面，数字技术突破实现了传统美学的现代转译，通过工业级特效

将水墨意境、服饰设计等东方审美转化为大众化视听语言，同时依托云端协作、智能算法等提升

制作效率，构建起兼具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视觉叙事体系。在政策层面，在国家文化强国战略引

领下，文化产业发展的良性生态逐渐形成，我国动画电影不断取得发展新成果。在“传统内核现

代化”“技术表达国际化”“政策护航系统化”的三重助力下，《哪吒2》得以真正激活中华文化在

现代性语境中的内生力量，实现现象级传播。

（一）故事表达激活优秀传统文化富矿

《哪吒2》的现象级传播，是中华文化深厚积淀与当代社会文化需求深度耦合的成果。影片

以传统神话为载体，在历史纵深与现实关切的交响中，构建了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场域。这既

激活了民族文化基因中蕴藏的精神密码，又回应了新时代关注传统文化并推动传统文化创新发

展的集体诉求。

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文化积淀，为影片提供了丰富的原型资源与文化富矿。作为中国神话谱

系中极具斗争精神的符号，哪吒形象历经千年演变，从五胡十六国时期佛教典籍译作《佛所行赞》

（又名《佛本行经》）中的“那咤”护法神（梵文Nalakūvara或Nalakūbala），到明代《封神演义》中

“剔骨还父”的反父权英雄，哪吒早已成为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中“抗争命运”的文化原型。《哪吒2》

对这一原型的改编，遵循着“解构—重构—升华”的逻辑。影片保留原始神话故事中的文化内

核，但在具体情节的设计中将反抗对象从个体权威拓展至对天道秩序的系统性反思，使“人定胜

天”的传统哲学获得在时代语境下的当代诠释。这不仅呼应根植于中华民族基因中的斗争精

神，同样也是在现代语境中对《周易》“自强不息”人生哲学的创造性转化。我国深厚的传统文化

积淀在新时代赋予国内动画电影工业创新性发展的坚实底气与磅礴动力。在《哪吒2》中，无论

是东海龙宫场景中“虚实相生”视觉呈现，还是Q版结界兽对青铜器纹样的趣味化重构，都是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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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以创新形式表现东方美学的生动体现。《哪吒2》借助当代数字技术将传统美学理念转化为可

感知的视听语言，这种转化不仅保留了东方美学的精髓，更赋予其参与全球文化对话的现代形

态，让积淀千年的审美范式在数字时代重获言说能力。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本土文化受到各种外来文化的冲击，其自身发展也面临多重阻力，

社会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出了迫切要求。《哪吒2》对神话原型

的现代解读，精准回应了当代社会三大文化需求。其一，对文化根脉的寻根诉求。在西方文化

产品强势输入的背景下，社会对本土优秀文化产品的期待不减反增。影片中，哪吒的风火轮、混

天绫，敖丙的盘龙冰锤、万鳞甲等，不再是简单的道具，而是承载着传统哲学的文化符号。当这

些符号在银幕上以工业级特效呈现，其意义已超越娱乐层面，而成为民族文化身份的视觉标识，

满足了社会对“文化根在哪里”的深层追问。其二，对现代困境的精神回应。城市化与市场化进

程中，个体面临着身份焦虑、自我认同缺失、工作晋升压力等现代困境。影片以“功德量化考核”

等设定隐喻现代社会的绩效主义与狼性文化，使古老神话成为观照现实的棱镜。这种“神话寓

言化”处理，为社会提供了反思现代性的文化载体，让传统价值在当代语境中获得新的阐释空

间。其三，对文化创新的审美期待。新时代观众不再满足于对传统的复刻，而是期望看到本土

文化与现代技术、全球审美接轨的创新表达。影片将哪吒传说的叙事框架与好莱坞式的工业化

制作结合，证明传统文化完全能够通过技术赋能，创造出兼具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审美体验。这

种创新实践，回应了社会对“传统文化如何焕发新生”的深度追问。

深厚的文化积淀为《哪吒2》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而时代的文化新需求则成为激活

这些素材的催化剂。这种传统与时代的联结不是简单的“旧符新用”，而是在保留核心文化基因

的基础上，通过叙事创新使传统智慧参与现代意义的生产。更重要的是，影片展现了中华文化

强大的自我更新能力。“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

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观、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1］在“哪吒闹

海”的古老传说与“个体觉醒”的现代主题交织中，传统文化不再是静止的历史遗产，而是成为流

动的、生长的文化生命体。《哪吒2》不仅是一部成功的动画电影，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

世界重构本土文化话语权的一次生动实践。其证明了深厚的文化积淀永远是应对时代挑战的

精神富矿，而创造性转化则是激活这座富矿的关键密钥。

（二）新兴技术赋能电影制作系统升级

《哪吒2》的技术突破与艺术呈现，得益于中国动画产业在新兴科技领域的深度探索与文化

工业体系的成熟发展。马克思认为：“迄今为止全部人的活动都是一种劳动……宗教、家庭、国

家、法律、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种特殊形式，并且会受到生产的普遍规律的

制约。”［2］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强调，“艺术生产”首先依赖于物质生产的历史条件，而技术进步与

社会分工则构成了艺术发展的现实基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探索文化和科技

融合的有效机制，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3］近年来，相关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让国产动画电

影在虚拟人物细节刻画、各类宏大场面渲染、动作语言自然化表达等多方面实现显著突破。作

为彰显当下中国动画电影工业巅峰水平的巨制，《哪吒2》是我国文化产业与科技创新融合发展

的代表性成果。《哪吒2》前期筹备与制作剪辑耗时数年，全片涉及上万个特效元素，且其中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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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为国内团队制作。这集中体现了中国动画工业从“批量生产”向“精密制造”的转型与电影

制作全链条的系统性升级。

从技术角度来看，“技术复制达到了这样一个水准，它不仅能复制一切传世的艺术品，从而

以其影响经受了最深刻的变化，而且它还在艺术处理方式中为自己获得了一席之地。”［4］《哪吒

2》场景建构的技术突破更是堪称工业级美学实验。在陈塘关被屠城这一片段中，团队通过算法

展现流体动态特性，还原巨浪起伏、漩涡形成等细节。团队结合技术手段，添加泡沫和飞溅效

果，使灾难感更加真实。“洪流之战”场景通过前沿技术实现群体智能，算法驱动下的每一只妖兽

都能自主选择冲锋路径，阵型缺口会被后续妖兽自动补齐，攻击波次也被精确控制与保持。影

片中天宫的场景布局则是通过VR技术预先构建的，智能引擎的引入能够帮助导演团队在实时

虚拟环境中调整镜头角度、优化光影效果，确保最终画面的高质量呈现。在角色细节刻画上，团

队借助动作捕捉系统与AI算法，实现了角色运动的精准复刻。例如，在战斗场景中，角色的每

一个腾空翻转、挥枪动作都流畅自然，这得益于动作捕捉系统记录的真人演员动作数据。此外，

团队借助面部表情捕捉技术扫描真实演员的面部肌肉运动数据，并通过微表情迁移技术优化角

色面部情感表达，赋予哪吒、敖丙、申公豹等角色细腻的情感层次——哪吒在得知母亲去世时的

瞳孔震颤、敖丙面临抉择时微微蹙眉、申公豹讥讽“天命不可违”时的微表情。这些细致真实的

情绪再现使神话角色摆脱了“程式化表演”，具备了打动现实观众的情感张力。线上协作与云端

实时共享技术的更新极大提升了影片制作效率，节省了时间成本。《哪吒2》的制作过程涵盖从

前期筹备到后期制作的多个复杂环节，国内外共有上百个团队、4000多名工作人员参与到影片

的制作过程中。在强大算力与云计算生态系统的支持下，《哪吒2》大幅减少了不同团队之间的

沟通交流成本，打破传统动画电影制作中的工序困境，让传统“按部就班”的影片制作升级为“多

方协同”的产业模式。

科技赋能不仅提升了影片的艺术感染力，更彰显着中国动画工业具备了与全球顶尖水平对

话的技术实力。未来，数字技术、人工智能、虚拟制片等新兴科技的深度整合，将推动文化工业

与技术创新实现范式融合，持续改写动画叙事的边界。

（三）政策环境助力电影工业文化创新

《哪吒2》的现象级成功，绝非单纯的市场奇迹，而是国家文化强国战略与动画产业扶持政

策双重加持的必然结果。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观目标下，一系列支撑性方向性政

策，为影片的创作生产、传播推广乃至文化价值升华提供了全方位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刻把握文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对我

国文化建设与思想宣传工作做出全面系统的谋划和部署，为新时代文化建设工作指明方向。

《“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文化是重要内容，必须把文化建设放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更加自觉地用

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5］我国对于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极大激发了

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热情。系统协调的顶层设计，不仅为各领域的文化创作培育了肥沃土壤，

也为文艺工作者指明了创作方向——把打造优秀文化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为时

代、为人民、为民族创作出更多文艺精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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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6］这一论述为《哪吒2》的创作提

供了根本遵循。影片通过对哪吒神话的现代性改编，使古老神话成为阐释中国道路、中国精

神的视觉载体，生动体现了“第二个结合”的内在意涵。

在政策层面，《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提出，“实施中国经典

民间故事动漫创作工程”［7］，将神话IP开发纳入国家文化战略。在国家宏观政策的引领下，各

地方政府通过加大对于区域内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以及各类产业政策的精准发力，破解了动

画电影“高投入、长周期、高风险”的难题。《哪吒2》的主创团队成都可可豆动画影视有限公司是

成都高新区重点培育企业。作为由科技部批准的国家级创新孵化平台之一，成都数字新媒体创

新孵化基地依托有利的政策条件与充裕的资金支持，已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链。该基地已成功

孵化培育了包括“饺克力”动画工作室（可可豆前身）在内的一大批优质文化类创业公司，打造了

千亿级规模产业集群，为电影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产业支撑。深圳、天津、杭州等城市均

大力支持文化类创业公司孵化培育工作，依托“国家动画产业基地”聚集大量优质动画制作公

司。《哪吒2》的上百家合作单位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这些园区。园区内不仅提供场地租金减

免、设备共享等硬件支持，更搭建了“产学研用”一体化平台，帮助企业大大降低了创新风险。数

据显示，2024年中国动漫产业总产值达4120亿元，同比增长18.7%；对比2019年，2025年中国头

部动画企业研发费用占比超营收15%，3D动画制作效率提升300%［8］。

在全方位政策支持下，我国动画产业相关技术不断取得突破，AIGC、水墨粒子、AR、VR等

前沿技术不断与内容创作深度融合，影片质量、综合效益不断提升，市场反馈更加积极。政策不

仅解决了产业发展的“硬件”问题，更塑造了文化创新的良好环境——技术资金的支持不仅直接

带来制作效率的提升，更营造出良好的文艺创作环境氛围，提振动画产业工作者创新创造的活

力热情。

三、《哪吒2》中神话叙事的当代表达

《哪吒2》对传统神话的现代重构，表现为将古老神话转化为承载当代精神的文化载体。影

片借助现代化的视听语言体系，在解构传统符号的基础之上，将现代价值注入传统神话故事当

中，让故事的情节叙事、精神内核彰显出当代特色与时代价值。影片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开

辟神话重构的新路径，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范式。

（一）神话角色与传统叙事的解构与重构

《哪吒2》对传统神话的现代性转化，集中体现为对经典角色的创新性重塑与叙事框架的大

胆重构。这种突破并非对神话原型的彻底否定，而是通过对传统角色的时代化再解读，在保留

文化DNA的基础上注入现代价值，使古老神话成为映射当代社会的镜像文本，实现了对传统叙

事的创造性转化。

对传统角色的新解读是《哪吒2》推动传统故事创造性转化的一大体现。传统神话中的哪

吒是“灵珠转世”的完美英雄，其“剔骨还父”的故事承载着对父权秩序的反抗，但其本质上仍隶

属于封建伦理框架。影片彻底颠覆这一设定，将哪吒定位为“魔丸转世”，赋予其叛逆、孤独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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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认同的特质。在影片中，这种传统角色新解读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外貌符号的大胆创新。

烟熏妆、鲨鱼齿、插兜站姿等视觉符号，打破哪吒传统“玉面少年”的神性形象，将其转化为当代

青年可感知的“问题少年”形象，使外貌成为社会标签化的视觉隐喻；其二，性格逻辑的人性化重

构。影片细致刻画哪吒从“暴戾失控”到“自我接纳”的成长弧光，刻画出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动角

色，展现出影片人物在系列事件中的能动改变与自我成长；其三，角色定位的灰度处理。影片对

龙族及敖丙的角色重构，进一步消解了传统神话的二元对立叙事。在《封神演义》中，龙族常作

为反派象征“水患”与“暴虐”；在《哪吒闹海》（1979）中，敖丙是仗势欺人怙恶不悛的反派。相反

的是，影片通过赋予龙族“海底囚徒”的身份，将龙族从“邪恶象征”转化为系统性压迫下的弱势

群体。敖丙的“灵珠”身份不仅仅是正义象征，更是“龙族复兴”使命的代名词，其内心在“家族责

任”与“自我良知”间的撕裂，使之成为一个更加有血有肉的个体。就连传统叙事中的“反派”申

公豹，也被赋予了悲剧性的现代解读。申公豹即便通过努力进入玉虚宫，但仍因出身被剥夺功

名，并且其父亲弟弟也被仙界众人杀害。在影片中，申公豹“阴谋家”的旧有标签被撕去，人物的

悲情色彩得到展现。这种角色灰度处理，使影片超越了非黑即白的道德判断，呈现出对社会责

任、家庭期望、个人追求的多元审视。

叙事视角的转换是《哪吒2》的一大突破。传统哪吒传说故事多以哪吒为单一主角，影片则

通过哪吒与敖丙的镜像对照，构建了“魔丸/灵珠”“自由/责任”“个体/集体”的多重二元辩证。当

哪吒代表的“破坏性反抗”与敖丙代表的“建设性反抗”最终合流，叙事完成了从“个人英雄主义”

到“共同体抗争”的升维——这不仅是对好莱坞孤胆英雄模式的超越，更创造性转化了中华传统

文化中“天人合一”“天下大同”的哲学内核，使“斗争”从情绪宣泄升华为制度重构的理性思考。

而在家庭伦理叙事上，影片并不囿于旧有孝道观念，而是在吸收中华传统优秀孝道文化的基础

上赋予其现代解读。李靖不再是威权父亲，而是以“用榜样而非命令引导孩子”的方式，展现了

父爱的温柔一面；殷夫人临终前的拥抱与鼓励，使得隐晦含蓄的母爱毫无保留地外化呈现，成为

哪吒突破“穿心咒”的情感动力。这种代际关系的重构，使“家庭”从伦理束缚转化为情感支持，

契合了青年对“平等对话型亲子关系”的期待，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家和万事兴”理念

的当代转译。

影片既通过对“风火轮”“混天绫”等符号的保留激活观众的集体记忆，又通过创造性改编制

造认知陌生化，提升观众的观影兴趣。这种创作策略及其成功实践，不仅使传统文化符号在数

字时代获得了参与现实对话的能力，更通过叙事升维使经典故事文本成为承载当代精神的容

器。影片通过对《封神演义》《哪吒闹海》（1979）等经典文本的互文性改写，在破与立之间开辟了

一条新路径——让神话既保持文化根脉的延续性，又具备介入现实的思想深度。

（二）视听文化符号的创新性表达与演绎

《哪吒2》在视觉与听觉层面构建了一座连接传统与现代的美学桥梁，通过对戏曲、水墨、民

乐等传统美学元素的解构与数字技术的创造性转化，以现代视听语言承载东方美学，不仅保留

了“形”的韵味，更传递了“神”的精髓。

影片在角色视觉呈现效果中大量应用传统美学符号，并将其与现代元素相结合。哪吒服饰

上的火焰纹与莲花纹源于相关文献及传说故事中对于哪吒衣着的描绘，同时也借鉴了《哪吒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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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1979）等老电影中的图样。在此基础上，这些纹样经三维建模技术转化为新的视觉符号，在

战斗场景中呈现出震撼效果。在场景建构中，主创团队以科技手段将东方建筑美学呈现于荧幕

之上。影片中陈塘关具有典型的中国古代城镇风格——砖石结构的城墙高大厚重，瞭望孔、箭

垛等防御设施也体现了古代要塞特点。借助AIGC场景渲染技术，陈塘关的重檐庑殿顶与饕餮

纹饰暗光流动，展现出深厚的历史韵味；玉虚宫的八卦造型来自于传统文化中太极八卦布局，其

整体结构按照道教八卦方位进行布局，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各自对应着不同的建筑功

能。借助动态光影渲染与3D建模技术，传统建筑的庄重感与科幻电影的未来感在“玉虚宫”这

一建筑上达成平衡。

影片的听觉设计构建了层次丰富的“东方声景”，古筝、唢呐、琵琶等传统乐器与电子音效、

交响乐的有机融合，创造出既具辨识度又富现代感的声音符号系统。在申公豹高光时刻的配乐

中，《哪吒2》原创音乐创作团队以悠悠的埙声渲染悲伤氛围，缓缓传递出人物丰富的情绪，为即

将到来的高光情节铺垫出强大的情感张力。电影角色曲《就是哪吒》的伴奏大量运用了传统乐

器——唢呐。歌曲中，唢呐声张力十足的音调与电子音乐形成对冲，哪吒的“斗争”精神也在此

间被演绎得淋漓尽致。影片中，当无量仙翁召唤天元鼎缓缓下压时，蒙古族呼麦如远古兽音般

响起。低沉浑厚的呼麦声与影片的故事表达完美适配，低沉且极具压迫感的音色不仅凸显了天

元鼎的压迫感，更让其“邪”的意涵传递出来。

影片中传统美学的现代化转译不是对西方动画的被动模仿，而是以本土文化为根基的主

动创造。在视觉上，影片用新技术重新诠释戏曲、水墨、建筑等传统美学，使其成为焕发时代

新活力；在听觉上，以民族乐器与传统唱法构建差异化的声音标识，让东方韵律增强影片感染

力。这种创新不仅提升了影片的艺术感染力，更重要的是，为青年群体提供了一种可感知、可

认同的现代东方美学范式，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再是课本中的遥远记忆，而是融入当代生活

的鲜活审美体验。

（三）传统文化与当代精神的共生与转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

起来。”［9］影片在哪吒神话的古老母题下，将斗争精神、自我觉醒以及对“多元一体”共同体的追

求融入情节，使传统精神内核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揭示了传统故事中蕴含的

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主创团队将哪吒设定为‘魔丸转世’，赋予其身份

焦虑与人性挣扎，将原神话传统的‘孝道冲突’转化为‘逆天改命’的奋斗主题，注入强烈的现实

关怀。”［10］影片既非对传统神话的复刻，亦非对现代价值的生硬嫁接，而是通过传统文化符号与

电影语言，使传统精神内核获得当代性表达，同时借神话寓言回应时代议题，实现了传统文化基

因与现代社会诉求的深度共振。

学者哈布瓦赫指出：“尽管我们确信自己的记忆是精确无误的，但社会却不时地要求人们不

能只是在思想中再现他们生活中以前的事情，而是还要润饰它们，削减它们，或者完善它们，乃

至于赋予它们一种现实都不曾拥有的魅力。”［11］影片不仅是对传统精神的传承，更是在适应现

代社会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对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进行创造性激活。首先是

“逆天改命”的斗争精神，其文化根脉可追溯至《周易》“自强不息”的哲学传统与《山海经》“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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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干戚”的抗争原型。传统哪吒故事中，以“剔骨还父”直指父权伦理，而影片将其升级为对个人

价值的追求——哪吒撕碎“魔丸”标签、敖丙拒绝“灵珠”使命，不再是个体对权威的叛逆，而是在

坎坷经历与深度思考后坚守初心、追寻个人价值实现的选择。这契合中华文明“刚健有为”的精

神特质，也体现出当代青年群体对于个体与社会、个人梦想与社会价值关系的思考。其次是“多

元共生”的共同体意识。其源自《礼记·礼运》“大同”思想与道家“阴阳相生”的辩证智慧。影片

中龙族、人类、妖族在仙界压迫下结成同盟，传统叙事中龙族与人类的对立被彻底改写，万龙族

以鳞甲铸造“万鳞甲”、陈塘关百姓从恐惧到并肩作战的情节，将“华夷之辨”转化为“多元一体”

的现代共同体想象。这种叙事不仅超越了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更展现了传统文化中“和而不

同”“天下为公”的精神内核，彰显传统智慧对现代社会多元协作、反对霸权的启示意义。最后是

“破立相生”的辩证思维。荧幕呈现中，“水”与“火”“正”与“邪”的对冲共生将《周易》阴阳哲学转

化为可感知的影视化视觉语言。这种辩证思维为当代社会处理传统与现代、破坏与建设的关系

提供了东方哲学视角。

《哪吒2》体现了传统精神与当代精神之间的深层关联，也在守正创新中展现出了中华文明

的当代特质。影片在“灵珠/魔丸”的二元设定中，赓续传统基因的同时也实现其现代转化，展现

出了历久弥新的中国哲学智慧。这并非折中主义，而是通过“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以传

统智慧观照现实，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摆脱了历史语境的束缚，成为解决时代困境、建构未来愿

景的活的精神资源。

四、《哪吒2》对青年文化主体性培育的启示

2023年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

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12］强化文化主体性对于夯实当代青

年文化自信、提升青年群体文化创造力、推动我国文化事业不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指

出：“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13］文化作为人的

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与人具有“客体—主体”的相互性关系。作为客体的文化，展现的是主体

的思维观念、道德取向等人所独有的意识活动与思想状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文化主体性”

体现为人在接受文化、吸收文化、创造文化时的能动性表征。作为有主观意识的人活动的产物，

文化既依赖于人的实践活动而存在，又在物质世界中成为一种具有独立性的客观存在，不断发

展、更新。文化作为“客体”，其“生命体”特性在某种程度上赋予其新的“主体”的地位，又反过来

影响、改变并塑造人的主体性。因而，当论及“青年的文化主体性”时，不仅要关注到青年对于

“文化”的选择与偏好，也要观照“文化”对青年群体的影响与塑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无论是

作为人的主体性的表征，还是作为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一种存在形态，文化主体性都意味着文

化的自觉性、自主性和自为性。”［14］对于青年而言，“文化主体性”反映了个体或群体基于自身文

化而进行的自觉认知、自主选择和自为发展。

（一）在符号解码中唤醒青年的文化自觉认知

文化自觉性的核心是对自身文化的“自知之明”，即费孝通所言“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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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的趋向”［15］。而文化自觉无法通过抽象概念灌输实现，必须借助具体

符号作为认知载体。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文化的外化表现往往是一个民族或国家共同创造并

受到普遍认可与使用的代表性符号。而作为一个群体社会活动的产物，文化符号往往承载着传

统文化内涵与普遍精神特质，是群体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符号意义并非先验给定，而是在主

体与符号的“视域融合”中生成。《哪吒2》为青年结合自身经验再认识、再理解民族文化提供了

一个影视化的场域。

《哪吒2》对传统神话的现代性改编，本质上是一场依托电影艺术的文化自觉实践。这场

“实践”使文化记忆在内容安排与情节发展中得到显性化呈现与符号意义的辩证转译，为青年提

供了理解文化根脉、反思传统价值、建构现代认同的实践范本。

影片对哪吒形象的当代重构，本质上是对中华民族“斗争精神”这一文化记忆的选择性激

活。从唐代佛教典籍中的“那咤”护法神，到明代《封神演义》中“剔骨还父”的反父权英雄，再到

影片中反抗系统性压迫的“魔童”，角色符号的演变轨迹构成一条清晰的意义脉络——其核心母

题始终与中华文明“刚健有为”的实践理性一脉相承，而具体叙事形态则随历史语境动态调

整。影片将抽象的文化精神转化为可感知的视觉符号，使青年在观看影片中“自觉”勾连传统

文化符号，并在其的外化呈现中直观看到文化传统的连续性与生长性。这种表现方式具有双

重功能：一是历史纵深感的建构。当在影片中识别出结界兽与我国三星堆青铜像的视觉关

联，感受到鹿童鹤童等角色设置背后的传统文化意涵，青年会在无意识中完成对“传统标识”

“礼乐文明”等深层文化基因的溯源，建立起“今日文化从何而来”的历史认知；二是现实关联

性的揭示。影片将“仙妖划分”解构为现代社会“标签化身份”的隐喻，使“反抗”母题从古代神话

的伦理冲突转化为对当代社会身份议题的深入思考，让青年意识到原有文化传统中的核心价值

仍具有介入现实的生命力。

《哪吒2》推动文化符号在概念意义和感性形式上的辩证转译，使文化内涵蕴藉于影片叙事

当中。有学者认为“概念”和“音响形象”共同构成语言符号，后来用“所指”和“能指”替代了“概

念”和“音响形象”。“两个术语的好处是既能表明它们彼此间的对立，又能表明它们和它们所从

属的整体间的对立”［16］。“所指”侧重于文化符号的概念意义，而“能指”则指代文化符号的感性

形式，二者的动态关系构成文化意义生产的核心机制。《哪吒2》对传统神话符号的转译使符号

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产生新意义。从“能指”和“所指”的概念来看，影片正是遵循“所指抽象

化——能指多元化”的辩证逻辑而完成文化意义的生产。从“所指”方面来看，影片在情节推进

中完成了对文化符号的哲学化提升。影片中，哪吒“三头六臂”的法相不仅具有宗教意义上“神

性显圣”的意涵，其传统“肉身成圣”的宗教想象也被赋予“解构自我、重构认同”的新内涵，并被

升华为现代个体“在破碎中定义自我”的哲学隐喻。从“能指”方面来看，影片实现了文化符号的

创造性拓展。以传统“龙”符号的能指为例，其兴风作浪的自然力量象征被解构，代之以“万鳞

甲”“灵珠”等新能指，使龙族成为多元符号载体。

影片通过符号解码，让青年在符号的能指拓展中看见文化的创新潜力，在符号的所指深化

中确认文化的独特价值。《哪吒2》的实践表明，文化自觉的培育无需依赖神秘主义的“集体无意

识”，而是可以通过符号学、解释学等理性化路径，在批判性认知中实现文化传统的现代性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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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使青年在全球化时代形成“自知、自信、自强”的文化主体意识。

（二）在能动表达中彰显青年的文化自主选择

文化自主性作为文化主体性的重要维度，体现了文化主体在历史与现实交织中的自我选择

的能力向度。黑格尔认为，意识的对象无非是自我意识。或者说，对象不过是对象化的自我意

识或作为对象的自我意识。人的本质就是自我意识［17］。文化自主性意味着作为实践主体的人

对文化进行自觉筛选与能动取舍，其实质是在多元文化碰撞中坚守主体地位，拒绝被动地接受

外部规训，自主选择文化发展路径的实践品格。与文化自觉性侧重“认识与理解”不同，文化自

主性更强调主体在价值判断、路径选择与话语建构中的主导权，其是文化生命体保持独立性的

关键标识。从历史与国家的维度来看，近代中国遭遇文化危机，当外来文化试图以“现代化”名

义消解本土文化特性时，文化自主性首先表现为对文化殖民的拒绝；在新时代，“第二个结合”强

调在吸收外来文化时，要始终以中国实际为根本，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以解决中国问题

为导向，而非盲目追随西方理论话语，进一步巩固了文化主体性。而就当代青年群体而言，这种

自主性表现为双重拒绝与双重选择：既在西方文化漫天造势中拒绝“崇洋媚外”的自我否定，也

在文化复古论调的潜滋暗长中拒绝“守旧主义”的自我封闭；不仅选择理解、吸收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发展创新的文化成果，更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引领下选择符合时代特征、迎合

青年兴趣的优秀文艺作品。

电影《哪吒2》通过对传统神话的现代性改编，在角色重塑与价值赋能两个维度上，为青年

确立文化自主性提供了具象化的实践范本，使青年在观影过程中完成从“文化感知”到“自主

认同”的认知跃迁。第一，《哪吒2》对传统哪吒形象的创新性重塑，本质上是文化主体自主选

择的视觉化表达。传统哪吒作为“灵珠转世”的神性英雄，其价值内核被父权、天命等封建伦

理所束缚，而影片中的“魔童”则脱离了神性光环，成为斗争精神、自我追求的现代个体象征。

这种改编不是对传统的否定，而是通过“创造性转化”激活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使青年在角

色身上看到本土文化适应现代性问题的可能性。青年在观影时，面对哪吒“我是魔，那又如

何”的呐喊，实则在经历一场文化选择的隐喻性实践。当代青年面对“没经验不靠谱”“摆烂躺

平”等标签时，哪吒的自我定义为青年提供了拒绝盲从的文化参照，让青年在文化选择上更具

自主性。第二，《哪吒2》通过多元叙事策略，帮助青年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框架，建立本

土文化的话语自信。不同于西方个人英雄主义的叙事模式，影片强调“多元共生”与“集体觉

醒”。哪吒与敖丙超越种族界限的联合、陈塘关百姓从恐惧到并肩作战的转变，展现了东方文化

中“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的价值内核。这种叙事拒绝了西方文化产品中常见的二元对立的“正

邪对抗”模式，转而以“系统性批判+共同体建构”的东方智慧回应现代社会的深刻议题，使青年

在对比中意识到本土文化同样具备回应现代性挑战的能力。

从理论价值的角度来看，《哪吒2》将抽象的“文化自主性”转化为可感知、可操作的认知框

架，为青年确立、提升、发展“文化自主性”提供了易于接触、切实可感的方式途径。影片通过将

不同历史时期我国的文化知识置于“哪吒”这一神话故事当中，借助文化符号的提取与整合引导

青年内化“文化自主性”。这种以影视作品为载体的文化能动表达指引青年人通过批判性选择、

创造性转化、实践性确证，建立起既连接本土根脉又回应时代问题的文化主体地位。由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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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自主性”便从抽象的理论概念，转化为可操作、可传播、可实践的主体能力。这种能力的培育，

不仅为青年在全球化浪潮中确立身份坐标提供了支撑，更推动青年以更主动的精神姿态进行文

化的自主选择，延续、培育、夯实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三）在价值实践中激发青年的文化自为动能

文化自为性作为文化主体性的最终指向，本质上是实践主体通过自觉的价值创造与意义生

产，推动文化生命体实现自我更新、自我超越。马克思认为，“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

质力量的确证……因对象对我的意义为任何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18］这强调了客体

对主体的依赖关系，说明作为客体的对象只能依靠人的本质力量而存在。而在社会实践当

中，当主体将自己的本质力量作用于客体时，客体会根据主体的思想意识发生具有方向性的

变化。而当青年将群体偏好或个人意趣主动作用于文化时，其同样会发生相应的嬗变。从时

间维度上来讲，当代中国青年的文化自为性又集中体现为实践主体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对

现实的实践性回应以及对未来的开拓性建构。青年群体以主体姿态介入文化生产、传播与再

创造，将文化自为性具体化为“自我表达—创新实践—主体确证”的动态过程，彰显了马克思

主义实践哲学的核心要义。

就《哪吒2》而言，青年的文化自为性首先表现在对影片中文化元素的主动重构与对传播形

态的主动开拓。影片释出的视觉符号成为进行文化再生产的素材，青年的二次创作实践又突破

了单一文本的局限，在跨媒介叙事中展现文化生命体的自我超越能力。青年通过如MAD动

画、数字插画等用户生成内容（UGC）赋予影片中文化元素新的概念；同时，通过萌态表情包、

国漫风手书、剧情解构短剧等二次创作，青年主动将单一的影视化叙事拓展为可参与、可互动

的文化体验系统。青年通过各类元素重构与各种媒介创新赋予传统母题新的实践维度，使

“自为性”得到充分展现。然后，青年的文化自为性在全球化传播中升华为“自我实现”的表现

形态。海外青年将哪吒“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斗争精神与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底层人民反压迫

反剥削的运动相对接、将龙族抗争与他国少数群体平权运动关联。这种跨文化诠释并非被动

接受，而是青年作为“文化转译者”的主动作为，体现出青年人在跨文明对话中的主动建构能

力。同时，许多青年人在TikTok发起与影片相关的变装挑战、在YouTube上分享相关插画作

品，他们通过添加故事背景解释、制作文化对比视频，使东方价值在全球语境中获得“可理解

性”。青年人正以流行文化形态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垄断，推动本土文化突破地域性传播

的局限，使“天下大同”“刚健有为”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成为跨文明对话的通用语码，

在空间维度上实现中华文化的“走出去”。

当下，青年既要成为文化的“继承者”也要成为“创造者”，不仅是“传播受众”更是“实践主

体”。青年应以自我表达的勇气、创新实践的智慧、全球对话的视野，推动中华文化在现代性浪

潮中完成从“单民族文化结晶”到“全人类通用语码”的蜕变。

结语：《哪吒2》的现象级成功是中华文化在现代性浪潮中培育文化主体性的生动注脚。这

部脱胎于传统神话的作品，以“解构—重构—升华”的创作逻辑，在社会文化语境、神话现代转

化、青年主体性培育三重维度上，完成了对文化主体性理论的影视化诠释，为新时代文化发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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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尤为重要的是，影片为青年文化主体性的培育提供了重要启示。青年

群体在符号解码中唤醒文化自觉，在文化认知中做出自主选择，在二次创作中激发自为动能，

完成了从“文化消费者”到“文化共创者”的身份跃迁。这种主体性的培育，既是对“我是谁”的

身份确认，也是对“我们向何处去”的价值锚定。这不仅是青年个体的文化觉醒，更是中华文明

在代际传承中保持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19］。《哪吒2》的成功实践，

不仅是艺术创作、政策支持与技术赋能的结果，更是民族文化自信与文化主体性的生动体现。

当影片借助新兴技术激活传统文化基因，当青年在文化创造中彰显主体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便能在时代变迁中保持“根”的坚定与“叶”的舒展。这部影片的现象级成功证明，文化的生

命力，永远存在于对时代之问的应答中，存在于主体对自身文化的自觉、自主与自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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